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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沙祠是江门地区重要的历史文物资源，明清两朝的《新会县志》和现存的一些碑记石刻资料留下了不少关于白沙祠的记载。明清时期，白沙祠的兴建和修葺需要人力、经济和文化的资源支持。在地方上，白沙祠的兴建逐渐备受重视，同时也反映白沙“真儒”的形象逐渐被建立的过程。本文梳理了关于白沙祠的文献文字资料，希望重现明清时期修建白沙祠的情况。
关键词：白沙祠  建置  新会
坐落于江门市西区大道旁的陈白沙纪念馆原来是陈白沙祠旧址，很多江门本地人或者是外地人都是从白沙祠了解到陈白沙其人。陈白沙，明代理学家，江门白沙里人。笔者曾梳理了一些明清两代新会江门两地关于白沙祠的文献文字，本文旨在从字里行间找到白沙祠建置背后的人物故事。
从明清两朝的《新会县志》和现存的一些碑记石刻来看，新会曾经存在的白沙祠或者是祭祀白沙的地方有多处，有明确记载称为白沙祠的地方，至少有三处。前两处位于新会，分别是正德年间建的北门街的白沙祠；第二处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建成，位于新会马山；后一处位于江门白沙故里，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也是江门新会地区现存惟一的一座白沙祠。康熙《新会县志》对这三座白沙祠，有比较系统的记载，志曰：

（白沙祠）初在县北门街，明正德七年御史高韶建以祀翰林院检讨陈献章。嘉靖中，御史熊兰、提学副使欧阳铎改迁于学宫左马山中。为神室东西搆堂舍，翼以两庑，御史黄如桂名其亭曰“致虚亭”，本《白沙答张东白》书，虚其本也，致虚所以立本之意，东堂曰“滨海丝纶”，西堂曰“东风花鸟”，取白沙元旦诗：“除却东风花鸟句，更将何事答鸿沟”，与李世卿闲谈诗：“五湖烟水能多少，更整丝纶钓入滨”二联之义也。国朝顺治十七年训导陈龙光重修。初，刑部尚书林俊捐赀置田二亩，嘉靖十年都御史林富拨寺田二顷，知县张文凤易置民田一十亩以供祀，事今俱无可考。而白沙乡有奉祠（家祠），尝税七顷五十二亩零，内坐潮居二十一图，土名滘门，坦田一顷七十一亩零，泷水四图甜水坑等处四顷二十七亩零，归德二图麻园李婆洛四亩八分零，源清一图亚妈庄六亩八分零。

一

零碎的资料显示，在上述第一座（北门街）白沙祠出现之前，新会已有祭祀陈白沙之所。正德元年（1506）尚书林俊曾撰写《祭白沙祠记》碑文，其中有云：“维正德改元，岁次丙寅，五月庚辰朔，越十有五日甲午，晚学见素子林俊，谨具殽醴，托乡友邱君泰致祭于老友石翁陈先生有道之祠。”
 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更多关于这个“陈先生有道之祠”的资料了。正德九年（1514），林俊又撰写了《邑城白沙祠碑记》一文，从中我们对新会北门街的白沙祠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先生殁一十四年［即正德九年——引者，应为1514］，内江高君（高韶）大和以名御史来按部，恻然曰：“大贤君子，身之所生，政之所临，与凡过化之乡，莫不有祠，表先民，崇道化也。先生之祠，顾独无立，非旷典，抑非吾人责歟？”谋之大参黄君伯望、佥宪王君叔毅，为立祠堂，又求先生故嘉会楼而修葺之。义风奋激，远迩腾欢。旧门下士为市田合若干亩，以充祀匮。侍御君以素辱先生知，书来嘱记。呜呼！元气会而明世生，在我南服，楚春陵、闽建安、尝载当其盛，而黄云紫水，亦宇宙川岳，与今元气之会，意着其时，先生盖当之也。——正德甲戌春二月莆田晚学见素林俊记于云荘清野

碑文中的“内江高君”指的是巡按御史高韶，这与康熙《新会县志》的记载相吻合，但这里提到的时间与县志有所出入，林俊指高韶建祠的时间是正德九年与县志所记的正德七年，时间相差二年，除了时间的差异以外，其余描述的建祠参与者均没有差异。除了林俊这篇《祭白沙祠记》外，还有一些文献均指出北门街白沙祠的建造时间为正德七年。

明万历年间南京户部主事唐伯元辑的《白沙先生文编》也提到正德七年巡按御史高韶建祠于新会，尚书林俊有记，又助祭田若干，后都御史林富、御史黄如桂、提学副使欧阳铎、林云同前后撰文致祭，修祠增田，式崇礼记。
 高韶在正德七年建白沙祠一事亦见于白沙弟子张诩《邑城白沙先生祠祭田记》一文。记曰：

按治高公（高韶）之为治之识大体也。西巡至新会县，首命有司创白沙先生祠，次修嘉会楼，于以倡吾道，表先哲，栽培国脉，驱嶺海之民而风动之为世道计也。……先生祠落成矣，入其祠者，见屋宇蔽亏，仪容如在，靡不起敬起慕而动其思齐之念矣。又佥以为不有祭田，则█祀蒸尝无所于取给，亦缺典也。于是昔在先生之门后裔，远近辐辏，各愿割其产以充者甚众。公曰：美则美矣，未也。復命有司估值以鬻之如时例，凡若干亩焉，杜后讼也。于时分守大参黄公颙、分巡佥宪王公弘，咸协相厥事。王公以公意俾郡别驾陈君璜来征诩文为之记。诩也，先生之门人也，谊弗容遜避，遂记之，而首述公之识治体，以为今之俗吏励焉。公名韶字大和，蜀之内江人。以弘治乙丑名进士出理抚州，治有状，擢居近侍。才识超卓，决断如流，兼之正气凛凛而不露圭角，盖济时之伟器云。至若田之亩数、坵断界至與夫所鬻人之氏名，悉刻于碑阴。

从碑文“首命有司创白沙先生祠，次修嘉会楼”，可以知道高韶对创建和修葺纪念白沙的建筑是相当重视的。首倡建北门街白沙祠者高韶与白沙弟子张诩相识，两人的交情甚笃。高韶曾经上疏称赞张诩的学问和为人，明代焦竑的《国朝献征录》收入了黄佐（1490——1566）撰写的《南京通政司左参议张公诩传》有云：“（正德8年）癸酉御史高公韶疏诩（张诩）学有体用，不为一偏之行以闻，有旨起用之，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参议。”高韶对白沙祠的修建这么热心，有可能是出于张诩的建议。在张诩文集《东所先生文集》中，有一篇《跋东所先生文集后》曰：

时代巡友山萧公自西蜀按治嶺表，素慕先生（张诩）之为人，访其家得文与诗若干篇，爰命督学宪副张 裒辑讐校，凡若干卷，刻于广之学宫，始获观其成书。鸣乎！先生往矣，所谓不朽者其在斯乎？先生学行出处，序之者详矣……先侍御三峯高公（高韶），蜀人也，亦掌按治嶺表，当是时与先生上下议论，已非一日，白沙祠田之建，公之德也，先生之心也。

这篇写于嘉靖三十年（1551）的跋，清楚说明白沙祠田的设置缘于白沙弟子张诩的建议，高韶在广东当政时与张诩“上下议论”，在处理政务时征求张诩的意见。在设置白沙祠一事上，也是因为“公（高韶）之德也，先生（张诩）之心也”而得以玉成。高韶以其巡按御史的地位，不但向陈白沙弟子筹集了祭田，为了“杜后讼”，更干脆命人估价让割产者卖出其田产，使日后白沙祠祭祀的经费有所保障。因此北门街白沙祠的修建应为高韶与张诩两人记上一功。

二
如果说北门街白沙祠得以修建是间接来自张诩的建议，那么马山白沙祠的修建则应该为陈白沙的另一名弟子湛若水记上一功。

关于马山白沙祠的情况，我们可以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监察御史黄如桂撰写的《改建邑城马山祠碑记》略知一二：

戊申［即嘉靖二十七年，1548——引者］之秋，桂与甘泉翁（湛若水）会于增江。其论先生（白沙）之学，若茹啖蔗，服先生若七十子服仲尼。桂是以得闻其学术之详，而愿为执鞭无从焉。是岁仲冬，按新会首诣祠拜之，祠弗称，人士从行者咸请改作，大参沈君应龙，佥宪朱君敬之相谓曰：“树德作人，政之经也，弗可以已。”于是命通判王子辂相度，命知县林子腾蛟经庀事，以公易民居之。相参者，中为神室，遗像棲焉。东西構堂舍，视其地，翼以两庑，昂廓其门宇。復亭于后山之高平处，以志仰止。暨明年三月，工告竣，有司请题其额。乃復籍闲田三顷有畸。岁征所入供祭事，余以周其子若孙之；不给者或缮葺遗业，公家理之。

从以上碑文中可见，黄如桂对陈白沙的了解主要来自湛若水。黄如桂到新会后，与高韶一样“按新会首诣祠拜之”，这座白沙祠指的应该是在马山祠之前已经存在的北门街的白沙祠，认为该白沙祠“弗称”，于是命县令林腾蛟等负责重建之事，白沙祠便从北门街搬到马山新会学宫旁，并为之设立祭田，祭田的管理和祭祀之事而主要由官府负责。北门街白沙祠的建筑规格不甚清楚，黄如桂认为其不称，详情一时难以考查。在黄如桂的主持下，马山的白沙祠规格似乎十分完备，中设神室，供奉白沙遗像，神室两边有堂舍，祠后还有亭。

马山白沙祠的选址，也体现了官员对白沙祠的重视。据乾隆《新会县志》载：“马山在县治东宣化坊以形名，下瞰文溪，明洪武间凿山，东北为城堑，今外城东角直阶此山，其上有钟楼，有大魁阁，其右为学宫，为白沙祠。”
可见马山在明清时期是新会政治中心所在地，新的白沙祠建在位于马山的学宫旁，显示官员们有意进一步彰显白沙的地位。

马山祠自兴建以来历经修葺，修葺之事往往由地方官员倡导，绅士具体负责。道光《新会县志》有云：

（马山祠）二十八年知县林腾蛟重修（《黄通志》黄如桂记白沙先生）。国朝顺治十七年训导陈龙光重修（王志），道光十三年邑进士陈燮元、副贡李兆槐等倡捐重修，中厅工竣，头门未就，以经费不敷中止。中厅屋脊，旋毁于飓风，道光十九年，知县林星章捐廉倡修，以绅士谭兴然、何凤、何朝昌、张懋相劝捐修，复并砌马山祠道路十余丈，李炳麟佐理其役，学使戴熙书曰“硕德可师”。道光二十年知县言良钰建復“致虚亭”于祠左。

上文提到的陈燮元，字美林，是陈白沙的后裔，嘉庆十六年进士，历主新会冈州书院。
 李兆槐，字继庭，号弇山，邑城人，充嘉庆庚午科副贡，倡建惠泉诗社，主古冈义学讲。
 何凤，字西清，号秋梧，邑城人，充嘉庆十八年中跋贡生，廷试后寓都下供职光禄寺典簿，年五十三中道光十七举人，再赴礼部；谭兴然，字龙昭，号天丽，邑城兴贤街人，监生。
 据同治《新会县志续》称：谭兴然“生平施棺舍药，不吝财以济人，知县林星章廉其能，凡筑城濬河修文庙、城隍庙、陈文恭祠、节孝祠、瞽目院及增筑天河围基，百废俱兴，皆与兴然商榷，倡捐以董其成，邑志不修近百年，林星章欲修而难于经费，兴然力任之，故事毕举，署县言良钰欲刻续《冈州遗稿》，设席延选，辑绅士如何凤、李兆槐、谭锡朋、何朝昌四人，兴然亦与焉。书未成而卒，年七十二。”
 可见像谭兴然、何凤、何朝昌等在新会功名不见得很高，但却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地方官员要进行修河、修祠甚至是修书等实际上都有赖于他们在经济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综上所述，正德和嘉靖年间两座白沙祠的兴建，是白沙门人张诩和湛若水对地方大员建议的结果。在官府的主持下，两座祠都位于邑城，筹款兴筑和修缮之事，主要由官方出面完成。马山白沙祠在新会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初建于嘉靖二十六年，至少在清道光年间仍然存在。

三

第三座白沙祠是江门白沙故里的白沙祠，被白沙后人称为“家祠” 
，白沙的后人和陈氏的族员，对该祠的经营管理也参与较多；这座白沙祠在万历十二年修毕，也正在该年白沙成功从祀孔庙。

主持这座白沙祠的修筑的是当时的南京礼部尚书何维柏，据何维柏撰的《重修翰林院检讨白沙先生祠记》一文，他当时在江门兴建白沙祠的情况是这样的：

万历辛已［九年，即1581——引者］冬，维柏泛舟江门，诣先生故里，偕陈子吾德，行释奠礼，其孙（陈）观光奉遗像设位为祭，礼成，历观旧庐台，鞠为草莽，楼半塌圮，拘蹑凛凛，不能安履。大令袁君奎至自邑，相对太息，有改创之议。壬午春，制府临武（刘公尧诲）遗金五十，议遂决。陈子吾德暨邑博萧子端升、马子堪、郝子冲各捐金来助。越岁，蒲阳郭公应聘莅镇，以诸生之请，檄邑从宜措处，务底厥成，为文遣官祭之。于是袁侯得以行其议，捐官田若干亩，计直若干金，召巨室出资董厥役。而归之田应之者，乃先生门人聂元会之孙九赋，候得以行其议，矢志殚力，以隆兹创。

何维柏，字仲乔，南海人，嘉靖十四年进士……回粤辟天山草堂讲学，阐发白沙绪论，据说四方从学者甚众。隆庆初年，复原官累迁南京礼部尚书。
 从上文可知这白沙家祠始建于万历九年，主要由地方上的缙绅和官员倡建。文中提到的袁奎是当时的新会知县，陈吾德是新会大族外海陈族的成员，也是何维柏的学生。陈原任恩州推官，回乡后，与萧端升和进士黄淳等在江门“正学祠”讲学，阐明白沙之学。
 

据万历《新会县志》称，在白沙家祠建成以前，知县伍睿命曾建陈献章特祠。
 万历二年（1547年），神宗曾下了一道诏，要为陈白沙建一座家祠，并赐“崇正堂”额和楹联，曰：“万历二年甲戊，诏建祠，于白沙肖像祠中，赐额曰‘崇正堂’；联曰：‘道传孔孟三千载，学召程朱第一支’。其后万历皇帝又命翰林院撰文，祭文曰：“恭维先生，五岭秀灵，潜心理学，宗濂洛之主静，弄月吟风；接洙泗之心源，鸢飞鱼跃。孝友出处，昭在当时。懿范嘉言，垂于后世。洵一代醇修，足为儒林矜式者也。朝廷重道，致祭于祠。灵明不昧，庶其来歆。”
这段材料显示了万历皇帝比较明确地表示他不认为白沙之学是朱学的异端，相反，他认为白沙是传孔孟之学，承程朱之学，可以说是“正学”，直到今天白沙纪念馆大门前还挂着万历皇帝赐的楹联，看来在地方上一直视白沙之学为“正学”，这些都为万历十二年白沙从祠成功埋下伏笔。

白沙家祠以白沙故居碧玉楼为建筑基础，其建筑规格要比马山祠更大，何维柏的《重修翰林院检讨白沙先生祠记》曰：

以癸未［万历十一年，1583——引者］冬，定度审式，拓楼后隙地，建于上为碧玉楼。楼前接檐为堂三楹，祀其先公与太夫人，扁曰“贞节”，存制也。中建崇正堂以祀先生，四方学者谒奠，咸在此。祠前春阳台，宾客告虞式宴，亦咸在此。堂之前为门，表曰“圣代真儒”，志实也。

位于马山的白沙祠只是一进式的建筑，而万历十二年重修后的白沙家祠则为三进式的建筑，第一进为贞节堂，供奉白沙先公与太夫人；第二进为崇正堂，供奉的是陈白沙；第三进则为碧玉楼。在家祠前还建有相传为白沙读书静坐处的春阳台。因此白沙家祠的规模比马山祠大得多，里面祭祀的不但有陈白沙，还有白沙的双亲。堂前门上的“圣代真儒”四字，更突显了白沙真儒的地位。必须指出的是，白沙在万历十二年方从祀成功，白沙家祠在万历十一年动工兴修，翌年落成，堂前已挂上“圣代真儒”四字，可见地方上如何重视“真儒”这个称号。

与前述的马山白沙祠主要由地方政府管理不同，白沙家祠建成之初祭田供祀事务都是由白沙四世孙陈观光等负责的。在白沙从祀孔庙以后，陈观光代表陈氏家族写了一篇《谢恩疏》恭谢皇恩，这篇《谢恩疏》收在陈吾德的《谢山存稿》中，陈观光只有生员的功名，大抵是以其为白沙后裔的关系，在万历《新会县志》中有传，县志说他“修祠宇，理祭田，供祠事，胥所经心。”

 也就是在万历十二年，新会县令袁奎和教谕萧端升等在参与修建白沙家祠的同时，还刊印了《白沙先生遗稿》。此书已佚，只能从在陈吾德写的《白沙先生遗稿序》中了解到其零星的情况。陈吾德提到：

邑侯袁君，政先化原，表扬前哲，既于白沙先生故居请建祠堂，俾崇家祀寝庙之成，奕如也，复又辑先生遗稿，锓梓以传，刻成，移书与德曰：子先生乡人也，宜有叙述……是刻也，总诗五百四十首有奇，行状附焉，君得之邑博萧君，更为订定，先是全集邑候罗公侨刻于弘治十八年，距今八十载，而袁君有今刻，君名奎，字文卿，与罗俱江右人。

既建家祠又辑遗稿，这一连串的举动很明显是为了支持当时议请白沙从祀孔庙的而为；同时刻诗集、修白沙祠又是地方官员政绩的一种表现。江门白沙祠虽属陈氏的“家祠”，在建设白沙家祠和辑遗稿等事情上，如果缺少白沙弟子和地方官员和缙绅的人脉关系和财力的支持，恐怕也难以成事。

四

     在明代，新会江门地区的三座白沙祠的兴建源于笃信白沙之学的白沙弟子和官员，白沙弟子如湛若水、张诩等人都是有功名之人，他们对白沙祠的兴建起间接的作用。张诩、湛若水和何维柏等俱非新会本地人，白沙祠修建的具体工作和后续修葺工作则为地方官员和缙绅支持完成，尽管他们并非白沙后人，但却为树立和巩固白沙真儒形象都作了一份贡献。

从北门街白沙祠到万历十二年建的白沙家祠，白沙祠本身从初具规模到建筑规制不断完善，说明陈白沙这位新会本地文化名人越来越受到新会本地官员和本地人的重视，在这一过程中，白沙也从一名地方大儒被朝廷承认并成功从祀孔庙，在地方上正好也把陈白沙奉为“圣代真儒”与其从祀孔庙相呼应。
其他零星的材料表明，在明清两代，新会祭祀白沙的地方并不少，而一些祭祀白沙的场所很可能只是民间兴建的
，关于这些祭祀的场所的文字记载甚少，只知道其曾经存在，至于建造者、规模和建置的情况则不甚了解。据笔者所知，在广东除了新会江门地区曾建白沙祠以外，在广州、增城、中山甚至是高州都建过白沙祠，新会地区以外的白沙祠建置的资料其实极具价值，这一部分材料有待进一步发掘作为研究明清白沙祠建置问题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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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nding of Baisha Te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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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isha temples are the important historial resources in


Jiangmen-Xinhui district. The Xinhui local chronicles and the records of events inscribled on tablet have many records about Baisha temples. The founding and repairing of Baisha temples had been drawn support by  manual labor,financial and cultural recourses. In Xinhui district, the building Baisha temples were attach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t the same time Chen Baisha’s statue as a “Benuine Contucion” had been founded. This essay puts the documents and records about Baisha temples in order and the author hope the readers  know how and why to build the Baisha temple in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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